
中国神学建设(三)：天人心术 

上文讨论《中庸》的一句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重点是说

志的运作，一定要有物质基础，是心本的物质基础，就等如我们能用意志去举手，先

决条件是手，用意志去拍翼，只是做幻想的志，因为我们没有翼的物质，也形成不了

拍翼的志。请留意这一重点：志的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物质，反过来，甚么样的物质就

是甚么样的志的形成根据。 

举手的志的物质基础，是手，是人的细胞和其他生理物质；做人的志的物质基

础，是人，就是构成自己的物质。反过来说，之所以能形成做人之志，是先有人之所

以为人的物质基础。这物质基础跟手的细胞有相同点，就是有生命的；但又跟手的细

胞有根本上的不同，是有“道”同在的生命。“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的生命科学意思是：神就是在人之内而不会离开人的那个，不在人之内而会离开人的

就不是神。而这意思亦必带出人是甚么的生命科学理解：人就是有神在内而又不会被

神离弃的那个，不有神在内而又会被神离弃的就不是人。先有这生命物质基础，才有

做人之志。 

所谓“做人”，就是用志去运作这个生命关系；否则的话，你就不是在做人，而

只是在做动作，通常是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动作。青少年人读书，不是在学做人，更遑

论希圣希贤，他们是做考试分数最大化；毕业后工作，是工资和升职最大化，是物欲

人欲权欲最大化的手段。最大化的过程，无所谓道德可言，不合法也无所谓，不留下

犯罪证据就行，在国际关系上，明留下犯罪证据也无所谓，国富军强就行，更是 “神

的选民” 就更行了，既有统治全球又有上天堂的利益最大化。 

天人心术的运作是这样：在日常活动上的各种意志的运作上，同时运用志来感

受“我是天人”的关系。例如，在你正在閱讀這一行文字的時候，是在“我是天人”

的感覺的大背景下。這沒有甚麼神秘，法官和陪审员都能以外加的身份的意识，来聆

听证人的供词，在工作上不失这身份。天人不是一个外加的身份，是有生命之源不断

赋予生命的生命载体，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载体，某人不承认只是他的意志的向

度，不影响这生理事实。那天人的感觉成为其他生命活动的背景，不是合情合理吗？

这志的行使，不是养浩然之气的心术吗？当然是，这是生命科学的答䅁，人如何命名

这生理运作不重要，使徒保罗说是“在基督里”也不妨。 



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所谓神学家、主教、牧师等，就绝不会同意。第一个原

因，是他们正在扮演所谓神学的虚幻文学里的角色，角色的人物不需要吃东西，所以

他们就不吃东西，身体吃东西就足够了，不需要用天人心术来养浩然之气，他们忘了

自己是天人的生理事实，甚至努力去否认，因为在虚幻文学世界里，他们要扮演绝望

罪人的角色，去享受凭幻想而来的所谓上天堂的永生盼望，他们是救主所任命的领导

人，去拯救世上绝望的罪人，去训练新一代的接班人，那一纸甚么大学的神学甚么学

位，加深了虚幻文学世界里的真实感，说得一口用圣经文字来编的励志故事，就以为

自己是教人虔诚的领导。你跟他们说，虔诚是有生命物质基础，人要用心去吃这生命

物质，这就是人的食物，但吃这门功夫不易，他们就听不明，在剧本里，人想做好

人，就会被套上想“自己”做好人，这些人是剧本里的奸角，是自义的坏蛋。你跟他

们说，你要以天人的心本来形成做天人的心志，去接收生命，他们就会问你：你知道

自己已经得救了吗?！ 

第二个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经济。上天堂这文学剧本在人被资本化的痛苦下大有

市场，这文学剧本另外一個吸引是读的人不单是读，而可以选择性地扮演剧本里的角

色。星期一至五就在资本市场做绝对现实的人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周末就去尽情

消费，包括在教会消费，去扮演羊的角色，在供求上就有牧者和神学家的角色，大家

沐浴在抽象的敬虔感觉和上天堂的平安。有一批人还会想试一试“讲方言”的梦幻感

觉，跟着就返回在资本市场做资本化了的人。靠扮演牧者和神学家赚钱赚名声赚权力

的人，他们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判断甚么是真理，甚至创作真理。 

在新教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这个：马丁路得原本是一个天主教修士，

他敬虔爱主，但即使用尽所有方法，也胜不过罪，又眼见天主教皇卖赎罪券的腐败。

有一晚，他一个人又敬虔地读经祈祷，正在读罗马书的一句人在基督裏就不再被定罪

了，忽然得神的感动，悟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开始了宗教改革，以一人之力挑战

整个天主教。这是歴史事实吗？不是，他悟出的只是“快乐交换”的所谓拯救论，就

是信耶稣的人与耶稣联合，从而产生“快乐交换”：人的罪转到耶稣身上，而耶稣的义

就转到人身上。所以马丁路得说耶稣是最大最恶的罪人，而他受死是赎了所有人转到

他身上的罪。马丁路得的作用在于他反天主教的英雄故事，但这另人恶心的“快乐交

换”就没有市场了，甚么与耶稣联合更莫明其妙，所以就把腓力·墨兰顿发明的“因



信称义”硬说是马丁路得悟出来的，而腓力·墨兰顿在剧本就无份了。天主教又有自

己的剧本去抗衡。 

这对剧本的消费者诚实吗？问这问题就问错了，电影的消费者根本不想去分辨

特技或真动作，他们根本不想电影公司在预告片解释特技制作；同样地，你以为跑到

西方基督教神學院和教会把歴史事实说出，年青的神学生和“平信徒”想听吗？他们

要的是扮演剧本中的敬虔和拯救角色。但中国国内的信徒逺比西方的有希望，因为还

有天人合一的良知直觉。但可惜又有所谓的中国哲学家，把天人合一的生命科学文学

化，把吃饭变成思想。 

天人是有真实生命物质为基础的，不是有背后双翼的“飞人”幻想。文字表达

总是有限制的，所以多说一些：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后，只要志再一动，回忆这存

在感觉本身是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生命物质内容，就开始做

人了。再说明多一些：“我正存在”的感觉，是天在人内的呈现。做个比喻说，“红

色”的感觉，是若干频率的电磁波被人接收而呈现于人内，成为“红色”感觉。“我正

存在”的感觉，是天呈现于我，成为“我正存在”的感觉。志一动，在“我正存在”

的感觉上回忆这感觉之本，即天内在于人和人内在于天的生理关系，就是做人的心

术，是天人心术。天人行的是天道的活动，当然做天人行天道也有程度高低不同的情

况。 

人是有自由意志，这是中庸的“中”；人要谦虚地承认自己是每分每秒都倚靠天

赋予生命来行天道，这是“庸”。 人有自由意志去做人，而是做天人，这就是《中

庸》的“慎独”和“中庸”的天人心术，是人人天生本有的天人心术。功夫是志的运

用，一方面反省行中庸和慎独时的阻力来源，另一方面是培养天人心术。就是这样慎

独，去防反中庸。圣和贤只是心境。 

中国哲学的“思想”是反中庸的原因，是它只是做活动，是文字思想活动，不

是做天人的活动，是生理机能运作上的错误。当中国哲学家读到“请拿筷子吃饭”，他

们就启动思想，思想“拿”、“筷子”和“吃饭”这些文字的“思想”，所以就启动不了

以手的生命细胞为物质基础的志，去拿筷子吃饭，这是生理机能运作上的错误，是致

命的。整个西方基督教都是人犯了这致命的、生理机能运作上的错误后的幻想制作。 



如果西方基督教信耶稣的信徒和中国哲学家还是不明白的话，请做这简单的生

理实验：请问你上年收了甚么生日礼物？你可以思想文字中“上年”、“收了”、和“生

日礼物”的思想，你也可以启动另外一种志的活动去做回忆，而只有后者的志的运

作，才回忆出答案。还是不明白吗？请你逆时针方向转动你的大拇指。你可以望着你

的大拇指去思想“逆时针”、“转动”、和“大拇指”，但真的是逆时针方向转动你的大

拇指，你必需另外一种志，是以身体为物质基础的志。做人，就需要启动以人为物质

基础的志。我是我身体的细胞吗？不是，是可以无中生有地自发能量吗？不能。这两

个否定就可以把良知活跃起来，明白“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就是人

之本，不想再忘记我是谁。这不断的回忆就是“慎独”，就是做人，回复做天人的自

尊。使徒保罗说了百次以上他是在基督里、而基督在他里，都是跟《中庸》的作者一

样的动机，带人回忆良知中的真我和自尊，去做天人。 

本文上述的文字，不是提供思想，而是把人带进“我是谁”的良知回忆。 

天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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